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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仙的电影剧本《残阳如血》刊载于
《中国作家》2026年第二期。读她的剧本感觉
就像在银幕上看电影，一个个镜头纷至沓
来，心绪随着情节一起一伏，直至全剧终，才
长舒一口气。读这个剧本必须一口气读完才
罢休，读完还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

这个剧本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一是情节
设置精妙，一环扣一环，像一个巨大的迷宫，
让你置身其中就无法退出；二是悬念运用巧
妙，每次感觉要揭开谜底了，但笔峰一转又
进入新的情节，读者好不容易要放下的心又
被悬起来，让其欲罢不能；三是人物形象塑
造不仅独特，还巧妙融入了中西方的教育背
景以及殖民教育对民族意识的侵蚀，使人物
形象具备深层意蕴；四是浓郁的民族特色令
人耳目一新，并通过对佤山民族文化的守护
揭示了国家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秘密。

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为剧本
搭建出坚实的骨架

《残阳如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934
年，英帝国入侵我佤山，佤山儿女在班老王
的带领下，誓死抵抗。但由于武器落后，战
斗处于弱势。在英军用燃烧弹烧毁了班老
寨时，班老王安排艾普去抢救木刻箱，并要
他誓死保护木刻箱。这只小小的箱子，是九
祖九代传下来的，里面装着吴老爷留下的木
刻、矿脉图，更有历代朝廷赐给班老王的官
印，是炉房银矿宝库主权的凭证，是祖先留
给后人的根脉。这只箱子一旦落入英国人
之手，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强占银矿。这
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根源。

一只木刻箱，成了侵略和守护的对象，
同时也是故事展开的核心要素。这正是作
家高明之处，将宏大历史叙事浓缩在对一只
箱子的争夺之中。围绕木刻箱的争夺战，作
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精妙绝伦的情节，这些
情节既有传统叙事的起承转合，又有现代悬
疑的层层递进。艾普从大火中抢出木刻箱，
在密林中却被叛徒小麻哈派出的人袭击并
抢走木刻箱！但英方拿到箱子，由于没有钥
匙而陷入僵局，如果强行打开木刻箱会自动
毁灭所有东西。因此英方急需找到艾普拿
到钥匙，艾普则要找到英方夺回箱子。双方
便在夺箱子和找钥匙之间展开惊心动魄的
逐鹿。这情节设置非常巧妙，也让故事得以
继续展开。

最令人惊叹的情节是：英方一直拿不到
钥匙，总部担心箱子被佤山人夺回，命令中
校兰纳把木刻箱运回伦敦。谁知，飞机竟在
飞越达骨山时消失。进达骨山搜寻箱子便
成了英方和艾普的首要任务。但达骨山危
险重重，几乎没有人能走出来。这个情节的
设置非常高妙。艾普找到了唯一一个从达
骨山走出来的百岁老人魔巴，悟出了达骨山
的秘密。他不仅从达骨山找回了木刻箱，也
让英军间谍——代号鬣狗的艾倒，受到了

“生葬禁区”的终极审判。
《残阳如血》的情节把悬念、人物、文化

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一个结构严谨、逻辑
自洽的叙事大厦。

巧妙悬念让剧本的灵魂丰盈

剧本里运用了很多悬念设置，都设置非
常巧妙，让读者急切想知道“接下来如何”，
吸引着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其中最精
妙的悬念是关于进入达骨山寻找木刻箱的
两处悬念，这两处悬念把剧本推入了高潮。

达骨山是人类禁地，几乎无人能活着走
出来。唯一一个从达骨山活着出来的魔巴，
从达骨山回来就隐居山洞，不问世事。英国
人要想知道进入达骨山的秘密绝无可能，他
们便想通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方式，
等艾普得知秘密找回木刻箱后再抢夺箱
子。看到这里，让人为艾普捏一把汗，敌人
已经织好网等着他钻，他似乎还浑然不知。
在魔巴终于被艾普的执著感动，让读者欣喜
地等着揭晓达骨山的秘密时，作家设置了一
个悬念“森林之神是神圣而洁白的，它和它
的护卫会在草木无风自动时伴着异香到来，
若想降服森林之神，就要亲自体验森林之神
的滋味！”魔巴的话，不但没有揭开谜底，反
而让这个秘密更加神秘。而艾普和魔巴的
表现更是让人着急，但又无可奈何，只有急
切地继续往下读，“艾普恍悟：你是说……”

“老人：年轻人，你已经想到答案，也领悟到
不死之道了。话至此已尽，你走吧！”

当读者带着想急切知道答案的心理继
续往下读时，发现艾普竟带着艾倒一同进了
达骨山。关于艾倒的人设是全剧最大悬念，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一路走来，读者对
艾倒的身份持怀疑态度，是敌是友分不清。
但在进达骨山之前他为了救艾普的女友娥
孟而杀死了一名英军，让读者悬着的心放了
下来，也对艾倒产生了绝对的信任。就在进
入达骨山，森林之神即将出现之时，艾普突

然揭穿了艾倒的身份，他竟然是英军中校谍
报员“鬣狗”。这一反转令人在意料之外，但
细想之前的一些细节，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但接下来更大的反转则是艾普面对艾倒的
枪口没有丝毫惊慌，而是用达骨山的秘密生
葬了艾倒。

悬念的设置是剧本的灵魂，它让故事活
了起来，让人物立体起来，让情节更加有力，
让主题更加深刻。《残阳如血》是一部将悬念
设置提升到艺术高度的优秀剧本。

立体的人物形象让剧本鲜活

情节需要人物来推动，悬念需要人物来
承载。《残阳如血》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群
像，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灵动的，让人过目
不忘。正因为有了这群各具特色的人物形
象，才能更好的承载悬念、推动情节，并让人
物在文化中扎根。

艾普是全剧的灵魂人物，也是形象最丰
满的一个，但他没有被塑造成“高大全”的模
式化英雄。他并非是天生的英雄，他是受班
老王托付而成为木刻箱的守护者。随着剧
情推进，由被动变为主动，最终在血与火的
考验中成长为一名英雄。艾倒则是一个悲
剧人物，同时也是全剧最耐人寻味的角色，
原本他有留学背景，有大好前途，但却成了
英国人的走狗。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家揭
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丢了自己
的根脉，即使拥有再丰富的知识，最终还是
会被民族的根脉所埋葬。

娥孟的出现为剧本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她既彰显了女性的力量，又打破了女性需要
被保护的刻板印象。她和艾普并肩作战的
勇气以及他们在九死一生的经历中萌生的
爱情，让抗战叙事增添了柔情的底色，让人
物形象更加丰满，也让情感更加动人。

班老王在剧本中虽然戏份不多，但在有
限的出场中树立的民族领袖形象是多维和
立体的，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历史传承
的载体，是精神火炬的传递者。关于英方的
形象，作家虽然刻画简略，但却抓住了他们
掠夺者的本质，精准地勾勒出了他们贪婪的
丑恶嘴脸。叛徒小麻哈、马美庭在剧本中的
戏份有限，但却具有典型性。这类人眼中只
有利益，没有道义，只有自己，没有同胞，为
了眼前利益可以出卖任何人，做任何事。这
类型人物的塑造既有批判性又有警示性。

正是不同类型人物的塑造，让剧本鲜活
了起来，那一个个人物仿佛就站在眼前，有
血有肉，丰满而立体。

民族文化的呈现揭示出民族
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残阳如血》是一部关于民族文化的精
神史诗，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的民族精神
家园。这个家园里有沧源的崖画、寨子的木
鼓、南滚河的流水、达骨山的禁区。这些元
素不是装点，而是与故事的血肉紧密联系。
如沧源的崖画，是先民留下的记忆，见证着
祖先的足迹。据说，晋王李定国在开办茂隆
银厂时，破译了崖画上的部分秘密，然后绘
制成矿脉图。后来吴尚贤根据这张矿脉图
不仅把茂隆银厂办成了亚洲第一银厂，还在
芒来、芒库一带找到了狗头金。这一特色也
让抢夺木刻箱成为剧本的核心，因为矿脉图
就藏在木刻箱里。族人们用生命守护木刻
箱，也是在用生命延续民族的文化血脉。

南滚河，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界限，更是
一条文化的纽带，它联结着两岸的村寨，连
接着过去和现在。剧本里关于在河中船上
的追捕、打斗，既使情节惊险刺激，同时那湍
急的河水、瀑布更成了考验人物智慧与勇气
的道具。通过这一情节，彰显了艾普的英勇
及过人智慧，也表现了他对守护木刻箱、守
护文化根脉的忠诚与决心。

森林之神的传说非常神秘。义勇军指
挥长李希哲悟出，森林之神的存在与地下某
种矿藏有关，矿藏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才导
致飞机失事。这和剧本的核心主题银矿争
夺形成深刻呼应，也为飞机在这里消失提供
了合理性。这一想象非常独特，让读者深知
这片古老土地的神秘，也让民族文化显得更
加生动，从而激发族人对它的忠诚与守护。

本剧通过一系列文化元素展示了民族
文化的生命力，如何在守护与忠诚中生生不
息。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历史厚重感的优
秀剧本。它以环环相扣的情节为骨，以精妙
悬念设置为魂，以鲜活的人物形象为血肉，
以浓郁的民族文化为底色，构成一座结构严
谨、内涵丰富的叙事大厦，让人们知道民族
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忠诚与守护。

《残阳如血》不仅是一部剧本，更是一面
镜子，照出我们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它不仅
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让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万古长青的精神。期待它能早日搬上银
幕，让更多的人传承这种精神。

守护与忠诚
是民族文化发展的

根本动力

刘永松

——李志仙电影剧本《残阳如血》赏析

戴冰中篇小说《献给聂佳佳》（《黔
东作家》2025年第一期）以独特的叙述
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充满困惑与探寻的艺术世界。这
部小说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度探索，
更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艺术表达的
严肃反思，通过画家陈长兴的悲剧人
生，折射出当代人在精神困境中的挣扎
与救赎尝试。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的
富足并未带来精神的充盈，人们反而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献给聂佳
佳》中的画家陈长兴，就是这一时代背
景下的典型人物。他在艺术事业上屡
屡失意，作品无人问津，毕生渴望的个
展与画册出版，始终未能实现；多次婚
姻的失败，让他对爱情与婚姻彻底失去
信心；亲情的淡漠、友情的疏离，更让他
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这种生存状态
并非陈长兴个例，而是现代社会中人内
心孤独与迷茫的普遍写照。作家通过
对陈长兴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刻揭
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
以及对真挚情感、自我价值实现的迫切
渴望，为我们解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提
供了独特的艺术视角。

小说以陈长兴的神秘失踪和死亡
为核心线索，逐步展开对艺术与生活、
现实与理想的深层次探讨。陈长兴用
死亡这种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所谓的“行
为艺术”，其行为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他
个人命运的惋惜，更促使我们深入思考
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生存意义。在
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艺术常常被商业
化、功利化裹挟，艺术家在追求纯粹艺
术理想的道路上布满荆棘，挣扎前行。
《献给聂佳佳》通过描写陈长兴的艺术
追求与现实困境，生动展现了艺术家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我们
清晰地看到艺术表达在当代社会中的
迷茫与困境。

小说的叙事始于陈长兴精心筹备
的五十五岁生日聚会。他兴致勃勃地
邀约众多朋友，声称要展示一件准备参
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大型作品，这一消
息激发了朋友们的好奇心。聚会当日，
李亚红与“我”先后抵达约定地点，但却
迟迟未见陈长兴身影。“我”与陈长兴通
话后，同李亚红前往他的居住地开门，
却发现“门锁显然被什么重物砸过，把
手和锁孔七歪八扭，钥匙插进去，整个
锁会跟着转动”，费尽周折才得以进
入。这扇难进的门，暗含了陈长兴与社
会的格格不入，是他内心封闭、与外界
隔阂的隐喻。屋内凌乱不堪，墙上的纸
片布满生活痕迹与情绪宣泄，既有绘画
草稿，也有“顾春梅，你是不是生下来脑
壳就被弹弓弹过”这样的怨怼之语，直
白展现了他与前妻顾春梅之间鸡飞狗
跳的婚姻生活。

到场的二十多人在屋内闲谈等待，
陈长兴却始终未曾露面，事情变得扑朔
迷离。等候期间，天气突变，暴雨倾盆
而下，这看似不经意的“雨”，实则为陈
长兴的死亡埋下了伏笔。两天后，众人
得知噩耗：陈长兴在生日聚会当晚离奇
死亡，尸体在一个水塘边被发现，衣着
得体，身旁纸壳上写着“献给聂佳佳”及
聂佳佳的手机号码。这一神秘留言成
为众人热议的焦点，也为故事埋下重重
悬念。从聚会的满心期待到死亡的猝
不及防，巨大的反差紧紧抓住读者的好
奇心，促使人们探寻陈长兴死亡背后的
真相。作家通过门锁损坏、屋内凌乱、
暴雨、纸壳留言等细节描写，营造出神
秘紧张的氛围，让读者身临其境，与小
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真相，这既推动了
情节发展，也为后续人物命运与主题探
讨做好了铺垫。

从“献给聂佳佳”这一留言不难看
出，聂佳佳在陈长兴生命中占据着特殊
位置，两人之间有着复杂而深沉的情感
纠葛。在陈长兴孤独绝望的人生中，聂
佳佳的出现或许是他唯一的慰藉，然而
这段感情因种种原因无法公开，只能在
暗处悄然生长，自带悲剧色彩。小说中
其他人物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陈长兴
的形象：李亚红作为陈长兴前妻顾春梅
的闺蜜，了解他的脾气秉性，目睹了他
与顾春梅的争吵矛盾，她的评价与反应
成为连接陈长兴与其他人物的桥梁，推
动情节发展；评论家李建伟深知陈长兴
的艺术才华与怀才不遇，却始终未能给
予实质性帮助，他对陈长兴死亡事件的
艺术解读，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视
角。这些相互交织的人物关系，构成了
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其间的情感纠
葛、利益冲突，以及对陈长兴死亡的不
同反应，让故事充满戏剧性与张力，深
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与社会现实
的冷漠。

陈长兴的一生充满失意与挫折，是
典型的“零余者”形象。事业上，他执着
追求纯粹艺术，渴望举办个展、出版画
册、获得评论家认可，却始终被现实击
碎梦想，作品无人问津，长期的不顺让
他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亲情上，他与
母亲、姐姐关系僵化，甚至充满“仇恨”，
缺乏理解与沟通，无法从家庭获得温暖
与支持；婚姻上，四次失败的婚姻让他
深受创伤，对爱情与婚姻彻底绝望，始
终未能找到情感归宿；友情上，李亚红、
李建伟等朋友虽能给予表面的陪伴，却
无法真正走进他的内心，难以提供实质
性帮助，表面的热闹终究无法掩盖他内
心的孤独。生活的全方位失意，让陈长
兴长期处于焦躁、绝望、无助的情绪中，
他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找不到自身价
值，在矛盾与挣扎中，最终选择用死亡
完成“行为艺术”，结束痛苦的人生。陈
长兴的悲剧，深刻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
们的精神空虚与孤独，以及在追求梦想
过程中的困境与绝望，彰显了现实重压
下个体的脆弱与无力。

陈长兴的艺术追求，在小说中以独
特的方式呈现，其中用油画笔和钛锌白
粉刷房间的行为，堪称一场震撼的行为
艺术。当众人满怀期待地打开画室之
门，看到的却是“空空荡荡，什么也没
有。天花板，四面墙，包括地面，都刷得
雪白；没有窗户，除了刚才我们进来的
那扇防盗门，也没有别的门通向别的房
间，整个房子就像一个封闭的纸盒”。

“空空荡荡”“雪白”“没有窗户”“封闭的
纸盒”这几个意象，暗示了陈长兴艺术
追求的无路可走与生命的终结。在材
料选择上，他摒弃传统排笔与瓷粉，选
用熟悉的三十号油画笔和钛锌白，油画
笔承载着他对艺术的执着，钛锌白的洁
白象征着他对纯粹艺术的向往，这一选
择让粉刷行为超越了日常范畴，升华为
独特的艺术表达。

李建伟在画室中曾感慨：“你们注
意看，每一下都是奔放的，看这一条，竟
然长达一米二三……他用的是他用了
一辈子的油画笔和油画颜料……这是
一件创作，一件作品，一件在完全自觉
精神状态下完成的艺术作品。”从创作
意图来看，陈长兴以极端方式打破传统
绘画边界，将整个房间变为立体艺术作
品，纯粹的白色与奔放的笔触，留下了
广阔的解读空间，既是对现实的逃避，
也是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如同伊夫·克
莱因的《蓝色单色画》，以简洁形式引发
人们对艺术与世界的深度思考，挑战了
人们对艺术的传统认知。

陈长兴以死亡完成“献给聂佳佳”
这一行为艺术，其深层动机值得深入探
析。事业的失意、婚姻的失败、情感的
匮乏，让他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死亡
对他而言，既是解脱，也是对艺术的最
后执着。他选择在生日当天精心策划
死亡，绝非一时冲动，破旧却整齐的军
装与价值不菲的贴身衣物形成反差，纸
壳上的留言精准指向聂佳佳，这些细节
都表明他的死亡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艺术理
念与情感得到关注和传达。在他眼中，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艺术的升
华，是他艺术创作的最后一笔。

陈长兴对艺术的执着矢志不渝，他
将全部心血倾注其中，却始终在艺术边
缘徘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陷
入痛苦迷茫。为了艺术，他疏远家人、
朋友，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婚姻一次次
破裂，却始终未能换来应有的回报，最
终陷入绝境。在这样的困境中，他选择
用死亡实现艺术与生命的融合，以生命
为颜料、以死亡为画笔，完成了最震撼
的作品。这种艺术与生命的碰撞，既展
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敬畏，
也引发我们反思：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是否给予艺术家足够的理解与支
持？是否真正审视过艺术与生命的关
系？陈长兴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
照出我们内心对艺术与生命的渴望与
追求。

情感层面，陈长兴与聂佳佳的爱情
是梦幻与真实的交织。在陈长兴孤独
失意的人生中，聂佳佳如同一缕微光，
照亮了他黯淡的世界，他将聂佳佳视为
心灵的避风港，渴望从她那里获得慰藉
与归属感。然而，这段地下恋情被现实
因素束缚，无法在阳光下绽放，充满了

无望与痛苦。陈长兴无法给予聂佳佳
光明的未来，两人的爱情只能在黑暗中
徘徊；聂佳佳对陈长兴的感情也充满矛
盾，既有真挚的情感投入，也有对现实
的妥协，这种复杂性让他们的爱情更显
迷离。

陈长兴的爱情与现实生活形成鲜
明对比，事业失意、婚姻失败不断冲击
着他的情感世界。墙上的怨怼之语、李
亚红“艺术家根本就不该结婚，害人害
己”的评价，以及聂佳佳对陈长兴忽冷
忽热态度的描述，都充分表明他的婚姻
是不幸的，与顾春梅、聂佳佳的感情也
脆弱不堪。这种脆弱的情感，成为压垮
陈长兴的重要稻草。

亲情与友情的淡漠，进一步加剧了
陈长兴的孤独与绝望。他与家人之间
缺乏心灵沟通，甚至充满仇恨，家人的
不理解与不支持，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
上加霜；在友情方面，李亚红、李建伟等
朋友虽有陪伴，却无法真正触及他的内
心，未能给予实质性帮助，正如聂佳佳
所言“他把你们当朋友，你们实际上却
没有把他当好朋友”。表面的热闹无法
掩盖内心的孤独，亲情与友情的缺失，
让陈长兴在人生道路上愈发迷茫绝望，
内心成为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孤岛。

重重困境之下的陈长兴，以死亡为
代价，将自己的生命变为独特的艺术作
品，以期引起世人关注，向社会冷漠、艺
术界不公、情感困境发出最后的呐喊，
诠释了他对艺术的执着和爱情的忠诚。

陈长兴的死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
义与艺术价值，它是对现实社会的反
抗，以极端方式向社会冷漠、艺术界不
公发出最后的呐喊；也是对聂佳佳的深
情告白，“献给聂佳佳”承载着他的爱与
思念，试图以生命定格这份情感。从艺
术价值来看，他将生命与艺术紧密结
合，突破传统艺术边界，让人们在感受
生命脆弱的同时，领略艺术的强大力
量，带来深刻的心灵震撼，成为小说中
极具象征意义的核心情节。

在叙事结构上，《献给聂佳佳》采用
多视角叙事，通过“我”、李亚红、李建
伟、聂佳佳等不同人物的叙述，多维度
展现陈长兴的人生与死亡。这种叙事
方式如同拼图，每个视角都是一块碎
片，单独看并不完整，组合起来却能呈
现出完整丰富的故事。“我”作为参与者
与叙述者，讲述了生日聚会的经历与对
陈长兴的猜测，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隔膜；李亚红从闺蜜视角补充了陈长
兴的婚姻细节，让读者更深入了解他的
家庭困境；李建伟从艺术角度解读陈长
兴的行为与死亡，引发对艺术家生存状
态的思考；聂佳佳的叙述聚焦两人的情
感纠葛，展现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顾
春梅虽未正面出场，却作为符号，暗示
了陈长兴婚姻的不幸。

这种多视角叙事不仅丰富了故事
层次，增加了可信度与真实感，还让读
者从不同角度认识陈长兴的复杂多面
性，激发读者对故事真相的探索欲望。
此外，小说还巧妙运用倒叙与插叙技
巧，开篇从生日聚会与陈长兴死亡的猜
测切入，再通过回忆与人物叙述展开他
的生平，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调，增强
了故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成功塑造了陈
长兴这一复杂立体的形象，他的挣扎、
反抗、执着与绝望，都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为当代文学人物塑造提供了范
例，应注重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深
入挖掘内心世界，避免脸谱化，让人物
能够引发读者共鸣。

在技法运用上，小说中丰富的象征
与隐喻元素，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性与可
读性，深化了主题内涵。白色房间是核
心象征意象，陈长兴用钛锌白粉刷的画
室洁白无瑕，既象征着他对纯粹艺术的
追求，试图摆脱现实纷扰、回归艺术本
真，也象征着他内心的孤独与空虚，这
个封闭的白色空间，就是他内心世界的
真实写照。暴雨则象征着命运的无常
与人生的苦难，也隐喻着陈长兴内心的
痛苦与挣扎，暴雨夜他的生命消逝，仿
佛被命运洪流吞噬，凸显了人生的残酷
与无常。

陈长兴的画作象征着他的内心世
界与精神追求，承载着他对生活的感
悟、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理想的执着。纸
壳上的“献给聂佳佳”及手机号码，象征
着他对聂佳佳的深情，以及用死亡表达
这份情感的决心。这些象征与隐喻元
素的运用，让小说内涵更加丰富深刻，
引导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更多情感共鸣
与深度思考。

在艺术表达上，多视角叙事和象征
隐喻的运用，以及现实与虚构的结合，
丰富了故事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与思想深度，让读者在感受故事的同
时，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与艺术的
价值。

《献给聂佳佳》如同一首悲怆的交
响曲，诉说着陈长兴的痛苦与挣扎、追
求与失落。他的死亡不仅是一个生命
的消逝，更是对艺术、人生与爱情的深
刻反思，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与人性
的真实面貌。它警示我们，无论是生活
还是艺术，都应关注个体内心世界，尊
重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与追求，唯有如
此，才能为艺术创作营造自由纯净的天
地，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精神的救赎与
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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